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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檀香刑》是作家莫言沥胆苦心磨砺出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结构精巧、语色浓郁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
。
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
作品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
、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
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专
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气质的戏班班主孙丙、具有正义感的高密知县钱丁、从
京城刑部大堂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以及他们的女儿、干女儿、儿媳妇孙眉娘、残酷而狡猾的政客袁
世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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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
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
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
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
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
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
“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
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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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眉娘浪语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
（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
（真真把人气煞也！
）俺亲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
（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
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
（吓煞奴家也！
）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
（俺的个亲爹呀！
）——猫腔《檀香刑·大悲调》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
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
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
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
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
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
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
俺的亲爹孙丙，被县太爷钱丁这个拔屌无情的狗杂种抓进了大牢。
千不好万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烦意乱，睡不着。
越睡不着心越烦，越烦越睡不着。
俺听到那些菜狗在栏里哼哼，那些肥猪在圈里汪汪。
猪叫成了狗声，狗吠出了猪调；死到临头了，它们还在学戏。
狗哼哼还是狗，猪汪汪还是猪，爹不亲还是爹。
哼哼哼。
汪汪汪。
吵死了，烦死了。
它们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
俺爹的死期也近了。
这些东西比人还要灵性，它们嗅到了从俺家院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气。
它们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猪狗的魂儿在月光下游荡。
它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刚冒红的那个时辰，就是它们见阎王的时候。
它们不停地叫唤，发出的是灭亡前的哀鸣。
爹，你呢，你在那死囚牢里是个什么样子？
你哼哼吗？
你汪汪吗？
你还是在唱猫腔呢？
俺听那些小牢子们说过，死囚牢里的跳蚤伸手就能抓一把；死囚牢里的臭虫，一个个胖成了豌豆粒。
爹啊爹，本来你已经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好日子，想不到半空里掉下块大石头，一下子把你砸到了死牢
里，俺的爹⋯⋯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
他人高马大，半秃的脑瓜子，光溜溜的下巴，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
从打俺嫁过来，他就一遍一遍地给俺讲述他娘给他讲过的那个关于虎须的故事。
后来，不知他受了哪个坏种的调弄，一到夜里，就缠着俺要那种弯弯曲曲、金黄色的、衔在嘴里就。
能够看清人的本相的虎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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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傻瓜，夜夜粘人，一块化开的鱼鳔，拿他没法子，只好弄一根给他，这个傻瓜。
他蜷缩在炕头，打呼噜咬牙说梦话：“爹爹爹，看看看，搔搔蛋，甩个面⋯⋯”烦死人啦！
俺踹他一脚，他把身体缩一缩，翻了一个身，巴咂巴咂嘴，似乎刚刚咽下去什么好东西，然后，梦话
继续，呼噜不断，咬牙不停。
罢了，这样的憨人，由着他睡去吧！
俺折身坐起来，背靠着凉森森的墙壁，看到窗户外边，月光如水，光明遍地。
栏里的狗眼，亮成碧绿的小灯笼，一盏两盏三盏⋯⋯闪闪烁烁，一大片。
孤寡的秋虫，一声声呜叫，凄凄清清。
脚穿木底油靴的值夜更夫，从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踢踢踏踏走过去，柝声“梆梆”，锣声“当当”
，三更天了。
三更天了，夜深人静，全城都睡了，俺睡不着，猪睡不着，狗睡不着，俺爹也睡不着。
“咯吱咯吱”，是老鼠在咬木箱。
俺把一个笤帚疙瘩扔下去，老鼠跑了。
这时俺听到从公爹屋子里，传出细微的响声，又是豆粒在桌子上滚动。
后来俺知道了，这个老东西不是在数豆粒，他是数人头昵；一颗豆粒代表着一颗人头。
这个老杂毛，在梦里也念想着他砍下的那些人头啊，这个老杂毛⋯⋯俺看到，他举起鬼头刀，对着俺
爹的后项窝砍去，俺爹的头，在大街上滴溜滴溜地滚动着，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用脚踢它。
俺爹的头为了逃避孩子们的追打，一下接一下地跳上了俺家的台阶，然后滚进了俺家的院子。
俺爹的头在俺家院子里转圈，狗在后边追着咬。
俺爹的头很有经验，有好几次，马上就要让狗咬住了，但那脑后的辫子，挺成一根鞭子，横着扫过去
，正中狗眼，狗怪叫着转起圈子来。
摆脱了狗的追赶，俺爹的头，在院子里滚动，一个巨大的蝌蚪水里游泳，长长的大辫子拖在脑后，是
蝌蚪的尾巴⋯⋯四更的梆声锣声，把俺从噩梦中惊醒。
俺浑身冷汗，不是一颗心，是一大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
公爹还在数他的豆粒，老东西，现在俺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威人。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
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屋子，让他冰成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
俺不敢进他的房子，进去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小甲没事就往那屋里钻，进去就粘在他爹身上，让他爹讲故事，腻歪得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三伏天里，干脆就腻在他爹屋里不出来了，连觉也不跟俺睡了，简直把他爹当成了老婆把俺当成了他
的爹。
为了防止当天卖不完的肉臭了，小甲竟然把肉挂在他爹的梁头上，谁说他傻？
谁说他不傻！
公爹偶尔上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
那些传说就更玄了，说俺的公爹用手摸摸街上的大杨树，大杨树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叶子哗哗哗响
。
俺想起了亲爹孙丙。
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纲，凶多吉少，性
命难保。
俺想起钱丁，钱大老爷，进士出身，五品知县，加分府衔，父母官，俺的干爹，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
老猴精。
俗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还要看水面，你不看俺给你当了这三年的上炕干闺女的情面，你也
得想想，三年来，你喝了俺多少壶热黄酒，吃了俺多少碗肥狗肉，听了俺多少段字正腔圆的猫腔调。
热黄酒，肥狗肉，炕上躺着个干闺女，大老爷，俺把您伺候得比当今的皇上都舒坦。
大老爷，俺豁出去一个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的身子尽着您耍风流，让您得
了多少次道，让您成了多少次仙，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俺爹一马？
你为什么要跟那些德国鬼子串通一气，抓了俺的亲爹，烧了俺的村庄，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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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俺的黄酒还不如倒进尿罐里，俺的狗肉还不如填到猪圈里，俺的戏还不如唱给墙听，俺的身
子，还不如让一条狗去弄⋯⋯俺爹的死期也近了。
这些东西比人还要灵性，它们嗅到了从俺家院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气。
它们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猪狗的魂儿在月光下游荡。
它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刚冒红的那个时辰，就是它们见阎王的时候。
它们不停地叫唤，发出的是灭亡前的哀鸣。
爹，你呢，你在那死囚牢里是个什么样子？
你哼哼吗？
你汪汪吗？
你还是在唱猫腔呢？
俺听那些小牢子们说过，死囚牢里的跳蚤伸手就能抓一把；死囚牢里的臭虫，一个个胖成了豌豆粒。
爹啊爹，本来你已经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好日子，想不到半空里掉下块大石头，一下子把你砸到了死牢
里，俺的爹⋯⋯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
他人高马大，半秃的脑瓜子，光溜溜的下巴，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
从打俺嫁过来，他就一遍一遍地给俺讲述他娘给他讲过的那个关于虎须的故事。
后来，不知他受了哪个坏种的调弄，一到夜里，就缠着俺要那种弯弯曲曲、金黄色的、衔在嘴里就能
够看清人的本相的虎须。
这个傻瓜，夜夜粘人，一块化开的鱼鳔，拿他没法子，只好弄一根给他，这个傻瓜。
他蜷缩在炕头，打呼噜咬牙说梦话：“爹爹爹，看看看，搔搔蛋，甩个面⋯⋯”烦死人啦！
俺踹他一脚，他把身体缩一缩，翻了一个身，巴咂巴咂嘴，似乎刚刚咽下去什么好东西，然后，梦话
继续，呼噜不断，咬牙不停。
罢了，这样的憨人，由着他睡去吧！
俺折身坐起来，背靠着凉森森的墙壁，看到窗户外边，月光如水，光明遍地。
栏里的狗眼，亮成碧绿的小灯笼，一盏两盏三盏⋯⋯闪闪烁烁，一大片。
孤寡的秋虫，一声声鸣叫，凄凄清清。
脚穿木底油靴的值夜更夫，从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踢踢踏踏走过去，柝声“梆梆”，锣声“铛铛”
，三更天了。
三更天了，夜深人静，全城都睡了，俺睡不着，猪睡不着，狗睡不着，俺爹也睡不着。
“咯吱咯吱”，是老鼠在咬木箱。
俺把一个笤帚疙瘩扔下去，老鼠跑了。
这时俺听到从公爹屋子里，传出细微的响声，又是豆粒在桌子上滚动。
后来俺知道了，这个老东西不是在数豆粒，他是数人头呢；一颗豆粒代表着一颗人头。
这个老杂毛，在梦里也念想着他砍下的那些人头啊，这个老杂毛⋯⋯俺看到，他举起鬼头刀，对着俺
爹的后项窝砍去，俺爹的头，在大街上滴溜滴溜地滚动着，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用脚踢它。
俺爹的头为了逃避孩子们的追打，一下接一下地跳上了俺家的台阶，然后滚进了俺家的院子。
俺爹的头在俺家院子里转圈，狗在后边追着咬。
俺爹的头很有经验，有好几次，马上就要让狗咬住了，但那脑后的辫子，挺成一根鞭子，横着扫过去
，正中狗眼，狗怪叫着转起圈子来。
摆脱了狗的追赶，俺爹的头，在院子里滚动，一个巨大的蝌蚪水里游泳，长长的大辫子拖在脑四更的
梆声锣声，把俺从噩梦中惊醒。
俺浑身冷汗，不是一颗心，是一大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
公爹还在数他的豆粒，老东西，现在俺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威人。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
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屋子，让他冰成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
俺不敢进他的房子，进去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小甲没事就往那屋里钻，进去就粘在他爹身上，让他爹讲故事，腻歪得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三伏天里，干脆就腻在他爹屋里不出来了，连觉也不跟俺睡了，简直把他爹当成了老婆把俺当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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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爹。
为了防止当天卖不完的肉臭了，小甲竟然把肉挂在他爹的梁头上，谁说他傻？
谁说他不傻！
公爹偶尔匕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
那些传说就更玄了.说俺的公爹用手摸摸街上的大杨树，大杨树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叶子哗哗哗响。
俺想起了亲爹孙丙。
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纲，凶多吉少，性
命难保。
俺想起钱丁，钱大老爷，进士出身，五品知县，加分府衔，父母官，俺的干爹，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
老猴精。
俗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还要看水面，你不看俺给你当了这三年的上炕干闺女的情面，你也
得想想，三年来，你喝了俺多少壶热黄酒，吃了俺多少碗肥狗肉，听了俺多少段字正腔圆的猫腔调。
热黄酒，肥狗肉，炕上躺着个干闺女，大老爷，俺把您伺候得比当今的皇上都舒坦。
大老爷，俺豁出去一个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的身子尽着您耍风流，让您得
了多少次道，让您成了多少次仙，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俺爹一马？
你为什么要跟那些德国鬼子串通一气，抓了俺的亲爹，烧了俺的村庄，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
的东西，俺的黄酒还不如倒进尿罐里，俺的狗肉还不如填到猪圈里，俺的戏还不如唱给墙听，俺的身
子，还不如让一条狗去弄⋯⋯一阵乱梆子，敲得黎明到。
俺起身下了炕，穿上新衣服，打水净了面，官粉搽了脸，胭脂擦了腮，头上抹了桂花油。
俺从锅里捞出一条煮得稀烂的狗腿，用一摞干荷叶包了，塞进竹篮。
提着竹篮俺出了门，迎着西下的月亮，沿着青石板道，去县衙探监。
自从俺爹被抓进大牢，俺天天去探监，一次也没探上。
钱丁，你这个杂种，往常里俺三天不去送狗肉，你就让春生那个小杂种来催，现在，你竟然躲起来不
见俺。
你还在县衙门前设了岗哨，往常里那些个见了俺就点头哈腰的鸟枪手、弓箭手们，恨不得太阳一出红
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
（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
（真真把人气煞也！
）俺亲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
（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
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
（吓煞奴家也！
）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
（俺的个亲爹呀！
）——猫腔《檀香刑》·大悲调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
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
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
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
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
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
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
俺的亲爹孙丙，被县太爷钱丁这个拔屑无情的狗杂种抓进了大牢。
千不好万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烦意乱，睡不着。
越睡不着心越烦，越烦越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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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听到那些菜狗在栏里哼哼，那些肥猪在圈里汪汪。
猪叫成了狗声，狗吠出了猪调；死到临头了，它们还在学戏。
狗哼哼还是狗，猪汪汪还是猪，爹不亲还是爹。
哼哼哼。
汪汪汪。
吵死了，烦死了。
它们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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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一曲惊天地泣鬼
神的猫腔表演，一部真正来自民间、充满声音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全书具
有民间文学那种雅俗共赏，人相传诵的生动性。
作者用公然炫技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将一个千头万绪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
骨悚然，时而让人柔情万种。
小说情节以女主人公眉娘与她的亲爹、干爹、公爹之间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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